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在数
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金鉴才
老师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笃
信者、传承者、躬行者的身份，
几十年如一日，践行着时代赋
予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
曾强调文艺工作者“应该成为
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
倡者”。这段话无疑就是对金
鉴才老师最准确的概括。

时代先觉者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
州，是底蕴深厚的历史古都，是
景色迷人的人间天堂，是文人
墨客的流连之所，亦是我与金
老师的结缘之地。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于浙江美院（现中国
美院）求学深造期间，有幸蒙金
老师耳提面命，他既是我书艺
学修过程中的老师，也是我人
生道路上的引路人。近几年，
由于工作关系，聆听恩师教诲
的次数再次变多，让我惊讶的
是，纵然金老师已经成为当今
首屈一指的艺术大家，但他依
然待人平和、真诚，也一如当初
精力充沛、随性幽默，依然葆有
对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在金
老师身上，我真正体会到了什
么叫做“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金鉴才老师是名副其实的
师出名门，17岁时便问道于吴
茀之、潘天寿二位先生，入中国
美院学习后，更是与沙孟海、陆
维钊、诸乐三、朱家济、方介堪
诸先生结下师生情，后又尝问
业于张宗祥、韩登安先生。可
以说，金老师承袭了中国书画
艺术发展的正脉，是中国传统
文化“根正苗红”的传承人。

金老师对于传承中华传统
文化的自觉是自小便有的。众
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后，由于白
话文的推广，在一些陈年糟粕
被剔除的同时，前人哲学、文艺
精髓也随之而去，这让我们的
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随
着时间的推移，自觉自愿学习
传统文化的人越发稀少。而在
金鉴才老师心中，则在很早的
时候就有了复兴中华传统的自
觉意识。自少年时代起，传统
的种子就在他心中深深扎下了
根，虽然他日后的学习之路经
历了从文学到国画再到书法的
转换，纵然也有过家庭困顿、基
础薄弱、学习吃力的困难，但他
克服了一切桎梏，始终浸淫在
中华传统文化的圈子里，未曾
有过一刻的远离。他带着这样
的初心，成为传统文化复兴事
业的先觉者，并辛勤耕耘了近
一个甲子的时间，逐渐成为了
当今少有的有信仰、有情怀、有
担当且诗、文、书、画、印兼擅的
艺术大家。

时代先行者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精
华，“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文
人修身治世的核心思想与中华
文化的基本命题之一，习近平
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

“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
是关键”。

“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向
来是金老师为人处世的原则。
为学为艺之人，若不将知见与
实践进行结合，纵然学富五车、
满腹经纶，又有何意义？因此，
从美院学成后，金老师从未让

自己有一天闲过，除长期在中
国美院等高校任教以外，他还
曾供职于西泠印社、浙江省书
协、浙江省文史馆等文化单位，
并在西泠印社出版社担任了10
余年总编辑的职务。道不可坐
论，艺不能空谈，金老师一直以
时代先行者的姿态，将自己置
身于传统文化复兴大潮的第
一线。

教师，是金鉴才先生最为
人 熟 知 的 身 份 。 1985 年 至
2015 年，金老师在中国美院任
教整整 30 年，退休后，教学事
业也依然未曾停步。金老师教
学很有一套，他总是能将复杂
的书论、技法以生动的方式讲
述出来，一言一语，看似平淡、
随意，却蕴藏无上智慧。对于
学生们，金老师总是不厌其烦、
循循善诱，传道、授业、解惑，是
真正意义上的师者。

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想
要获得长久的发展，就要进行
有价值的文化积累，编辑出版
正是实现文化积累、文化传承
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金
老师刚到西泠印社出版社工
作时，沙孟海先生就特别强
调：“出版是很重要的工作，要
起 好 的 导 向 作 用 、带 路 作
用”。他自己也说：“责任心和
牺牲精神是西泠印社一个非
常宝贵的传统。”秉持着这样
的精神传统，金老师十年如一
日，辛勤耕耘，为书画艺术的
传承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先
后主持编纂出版了《西泠艺
丛》杂 志 以 及《中 国 印 学 年
鉴》、《梅兰竹菊历代名家技法
大全》等令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的 图 书 ，影 响 了 一 代 学 艺
之人。

时代先倡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弘
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掀起热潮，全社会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
外延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此
时的金老师对于传承发展传统
文化的使命感愈发强烈，“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
浙江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深刻
的体现。如今，年逾古稀的他，
依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大跨步
地走在时代的前列，成为文艺
风向的先倡者。

传统中国画是一门集诗、
书、画、印于一体的独特艺术，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
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世界上任
何一门艺术门类都无法比拟
的。而遗憾的是，五年前，作为
中国画最发达的地区，浙江却
没有一家专门的中国画院。缘
此，时任浙江省中国画家协会
副秘书长的金鉴才老师，满怀
虔诚与使命感，向杭州市委市
政府申请批准成立杭州国画
院，此举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经过深入考察调研与
精心筹备，2013年5月，杭州国
画院正式宣告成立，金老师担
任第一任院长。

杭州国画院以“笃敬忠诚
坚定文化自信，诗书画印推行
国艺重光”为院训，以弘扬传统
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宗旨。
画院成立 5 年来，通过举办创
作培训班、诗文国学课程、专题
讲座等专业教育与普及教育相

结合的方式，在培养一批全面
发展的书画艺术人才的同时，
也让广大群众感悟国学的精微
和文化的力量。“一切优秀文艺
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
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
人民。”每年春节，金鉴才老师
都会邀请书法家们书写成千上
万个“福”字和上百副春联，向
广大市民公开派送。他还在国
画院内面向少年儿童实施中国
画培训“播种育苗”基地，让孩
子们从小就认识中国画，爱上
中国画，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

金老师在一次讲座中谈
道：“中华传统文化有雅俗之
别。然而诗书画印在古代虽是
雅的一类，却也只是雕虫小技，
并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利器。三
国时曹丕认为文章才是‘经国
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由此可
观，金老师的理想不仅仅限于
诗书画印的复兴，他有着更大
的格局，即通过倡导诗书画印，
复兴民族文化，提振民族自信。

“ 文 艺 是 时 代 前 进 的 号
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金老师深谙这一道理，杭
州国画院成立后，金老师先后
组织策划了“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主题书法展”“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法主题
展览”“欢庆十九大诗书画印
主题展”“向劳动者致敬：诗书
画印主题展”等20余场充满正
能量、极具时代性的展览，用
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
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
用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去弘
扬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民族
精神，与时代同频共振，充分
彰显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
大局意识和时代担当。

金鉴才老师就是这样，不
露锋芒也从未沉默，对于功名
利禄，他有着宠辱不惊的温和，
而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他又有着义无反顾的执
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
守望者，他始终勇立潮头，为中
华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实
乃无愧于艺术、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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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鉴才先生近照

金鉴才，字明庐，号白峰。1943年生于浙江义乌，1963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1968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书法专业。受业于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陆维钊、朱家济、沙孟海、方介堪诸师，又尝问业于张宗祥、
韩登安先生。现为杭州国画院院长，西泠印社副秘书长，浙江省中国画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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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少年时有过一个美好的文学梦，却
在 16 岁那年早早地破灭了。因为家境困
踬，初中毕业后，父亲明确要求我报考不
用花钱的学校，我于是不识浅深地投考了
浙江美院附中。待到入学开课后才弄明
白，这所学校虽然免费，却实在不是“省油
的灯”，素描、水彩、水粉、国画、实用美术
等专业课程需耗材料的费用，多次压得我
差点辍学。又因自己绘画基础薄弱，学得
也非常吃力。

附中第一学期就有国画课，我的第一
幅国画就是临摹周昌米老师创稿的白描
水仙，不知重复了多少遍，也没把那三片
长长的水仙叶子画挺拔。国画好难！我
几乎要失去信心。但周老师真数得上是

“争夺下一代”的高手，他不厌其烦、循循
善诱，起初爱好素描的我，却不知不觉心
甘情愿地上了他的船。他能给我们讲许
多有趣的国画故事，几笔就能画出一只双
眼皮眼睛、一只结构复杂的耳朵或鼻子；
头发胡子怎样才画得蓬松，衣纹线条组织
应该怎样虚出虚入和来往呼应等，他都有
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诀窍，使我兴趣盎
然、印象深刻，甚至至今都还能背得下
来。因此到四年级分专业班学习时，我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国画班，在周昌米、张品
操老师热心指点下，大致掌握了花鸟、人
物、山水临摹和写生的基础技法。

特别幸运的是，进入附中的第二年，
因同班同学张序材引荐，我有机会接触到
吴茀之先生，紧接着又因吴先生的介绍拜
访了潘天寿先生。当时我才 17 岁，对中
国画刚产生兴趣，却找不准入门的路，因
此只用对开的元书纸想当然地临了几幅
吴昌硕、齐白石和潘天寿的画携去请教，
潘先生一见就说：“昌硕先生、白石老人和
我的画都不能临，因为我们这些人风格太
明显，基本功都化掉了。初学画画要从基
本功入手，最好还是学《芥子园》。我就是
从《芥子园》出来的。”于是我用一个暑假
的时间，把《芥子园画谱》中的梅菊兰竹、
花卉、山水树石细细描了一遍。说是

“描”，因为我临的纸幅实在比 32 开本的
石印画谱也大不了多少，除了描摹图稿的
结构之外，根本谈不上笔墨的运用。但好
处是对石分三面、树分四枝、交凤眼、破凤
眼、个字介字等，总算有了些基本的概念。

认识吴茀之先生以后，我几乎每周都
会去他家，帮他磨墨理纸，看他作画，听他
谈画史画论，偶然也带上几幅习作请他指
点。他对我那么稚拙的东西居然毫不嫌
弃，看得非常认真，甚至对我题在上面的
字句都不放过，耐心给我批改或示范，有
一次还专门翻出蒲作英写的“深思立身
道，快读有用书”的对子，并说起他当年在
福建与几位朋友诗酒相酬的经历，告诫我
要趁着年轻抓紧时间读书。因为耗不起
纸，我在附中主要是画工笔画，而潘、吴两
位先生都擅意笔，所以我很少有机会拿作
品去向他们请教。但他们的教育和引导，
对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在附中经济
压力不堪重负的那段时期，曾经私下活动
过转考杭州大学中文系、去杭州汽车发动
机厂当学徒工，甚至去净慈寺做和尚。转
考杭大的事不知怎么被老先生知道了，吴
茀之先生把我叫去，究问原因，我只说爱
好文学，不肯说是经济困难。吴先生叫我
去征求一下潘天寿先生意见，潘先生则乐
呵呵的对我说：“你知道杭大中文系是学
什么的吗？他们是学主语谓语的。阅读
和写作方面，我们学校比杭大的要求还高
呢！”如果不是潘、吴两位先生的及时劝
阻，我可能由此脱离了绘画的轨道，因为
与我合谋的另一位同年级同学，就成功地
转考了浙师大中文系。

在浙江美院附中期间，对我学习国画
影响很大的还有卢坤峰兄，他比我高四
届，吴茀之先生介绍我们认识时，他还只
是大二花鸟专业的学生，而工笔、意笔的
水平都很高，成为我当时心目中的偶像。
记得有次我问吴先生：“卢坤峰的画能找
出缺点来吗？”竟让他老人家惊愕了好半
天说不上话来。提问的幼稚可笑是显而
易见的，但也足以见出那时我对坤峰崇拜
的程度。我当时的工笔花鸟、兰竹，很大
程度上都是跟他学的。即使在后来相当
长时期里，我也不断地接受着他的影响。
他当时对我说的“基本功不能欠债，欠了
债终生都还不清”、“画工笔时要有写意的
感觉，不能小家气；画意笔要像工笔那样
准确，不能有草率气”，这些理论我至今记
忆犹新，仍以为是学画的至理名言。同处
一个校园，我有很多机会看坤峰作画，遇
有我喜欢的，他就会非常大方地送给我，
我就把它当作学习的范本。这样七八年
下来，到 1969 年毕业离校时，我积累他画
的工笔意笔大幅小幅各类作品百余幅，可

惜其中绝大部分后
来被一位姓叶的东
阳籍教师借去，始终
要不回来。

附中毕业时，我
倒是真心爱上了中
国画，希望能上国画
系学习花鸟或山水
专业。当时在潘天
寿先生主持下，浙江
美院国画系正受命
创办新的书法专业，
花鸟、山水、人物专
业都暂停招生，我只
好选择离校参加工
作，因为当时我确实
看不出专业学书法
能有什么前途。而
潘、吴两位先生却坚
持叫我报考书法专
业，潘先生还特别认
真的对我说：“你真
想学好中国画，先学
五年书法是不会冤
枉你的。我怕的倒
不是你现在不想学
书法，而是学了书法
以 后 不 想 画 画 了
呢。”正是由于先生
的这一席话，自进入
书法圈 40 多年来，我
一直提醒着自己不
可在中国画学习上
懈怠下来。

20 世纪 80 年代
突然兴起了书法热
潮，而我因为有国内
首届书法专业本科
毕业的身份，不由自
主地卷入其中。投
放在绘画上的精力
相对减少，有时书法
界的好友偶然见到
我作画，还会开几句

“和尚想吃道士饭”
之类的玩笑。但我
并没有放下画笔，只
是把人物画放弃了，
山水画则偶而为之，
主要精力集中在花
鸟画上。在与坤峰
的交往中，我发现他
的画风已从多方向
探索中逐渐压缩，开
始了自身的优势整
合，这是一个画家走
向成熟的标志，而我
对前路却茫无适从。

于是我经历了近
20 年艰难的思索和
寻觅。

我回忆起 1962 年吴茀之先生画室中
的一个场景：潘天寿先生一边站着观赏吴
昌硕的画作，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可望
而不可及，可望而不可及啊！”我请潘先生
为我解析，他就指着画中的一片荷叶对我
说：“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这墨色还像
刚画上去似的，好像还继续在化开来。”我
当时深信不疑。现在细想起来，这只是他
唯一能与一个附中学生说得明白的地方，
而不是他“可望不可及”的主要内容。吴
昌硕喜用羊毫，而且我听诸乐三先生说，
曾亲见吴昌硕把蘸饱的墨吮蓄在口中，由
于唾液的作用，所以画出的墨色格外丰
富。潘先生曾师从吴昌硕，知道吴昌硕喜
好羊毫，而且诸乐三先生举此逸闻，潘先
生也在场。而潘先生为什么反其道而用
之，不用柔性羊毫，而喜用最强硬的石獾
笔呢？

1990 年在浦江县举行的一次吴茀之
艺术研讨会上，吴战垒兄提出“吴茀之是
一位极富诗人气质的艺术家”的观点。我
表示强烈赞同。因为战垒的观点，一下廓
清了我以往多次侍吴先生作画过程中一
直无法释怀的疑惑：吴先生“大胆落笔”的
良好开局有时为什么会在“细心收拾”的
过程中产生不理想的结局？结论应该是
吴先生双重身份冲突的结果：他以诗人勃
发的情感进入创作，而以教育家的理智收
拾作品。二者各有所长，却终不可兼得。
我的这番即兴感言，也立即得到了战垒兄
的认可。

于是在我思想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认
识：在艺术创作中，只能扬长避短，不能取
长补短。后来作为一个观点发表在我一
篇有关书法的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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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鉴才：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者


